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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亮出證件，於是她打開防盜門，讓他走了進去。 

  「吉米小姐？我是丹尼爾警官。」 

  她點點頭，把頭斜靠在肩上，使她看起來像鳥兒那麼的楚楚可愛。他掃視房

間四周，看見打開的抽屜，和只有一半衣服的皮箱，於是抬起頭來，以詢問般的

神情問道：「我似乎來得正是時候，你準備離開？」 

  「是的，我希望今天下午離開，你知道。」 

  他皺了皺眉，她便不再說話。「我希望你提供幫助，」他說著，臉色明朗些，

「唔，不會浪費你很多時間，也許你可以幫助我們，你什麼時候離開？」 

  「我要坐九點零九分的火車。」 

  「唔，那麼，時間多的是，這件事不會花很長時間，最多半小時。」 

  她把頭歪向另一邊，「我不懂，警官，我怎麼來幫助你？」 

  「你可以幫助警方，同時也是幫助你自己。這事和兩星期前，兩個年輕女人

騙你的八千元有關。」 

  她的雙眼因為驚奇而睜大，「可是，你如何能──」他笑了笑說：「不，你去

報案的時候，我不在，我也沒有讀到那份報告。但是我可以把事情的來龍去脈告

訴你。你到銀行存了一筆為數不小的錢，剛出門，就有一位風度優雅的女子向你

走過來，她請求你原諒她的冒昧，不過，你看來是個善良的人，所以才敢打擾。

她在城裏的那一帶不熟悉，又遇上一樁難事，不知如何才好。 

  「她撿到一個裝滿鈔票的信封，不知怎麼辦，她環顧左右，拉你到一邊，打

開信封瞄上一眼，讓你看到裏面的千元大票。她說大概有一百二十張。也就是十

二萬元！簡直是天文數字。」 

  她粗魯地大笑起來，「警官，我怕我只認識二十元以下的鈔票。 

  他眨了眨眼，「那正是寄生蟲們惱火的地方，他們總是挑選那些最丟不起巨

款的人。」 

  他深深地吸口氣，再吐出來。「總之，那女子告訴你，她生了個低能兒什麼

的。你們正在談的時候，出現另一位女子，她說她是在律師事務所工作的，願意

告訴你們有關法律的問題。她掛了一會電話，回來說，律師認為大筆款子多半是

黑社會歹徒的，假如撿到錢的女子交給警方的話，丟錢的歹徒不敢去認領，因為

這樣一來，他得向稅務人員解釋錢的來歷。 

  「所以，六個月後，那筆錢更不會回到撿到錢的那個女子手裏，因此，根本

沒有必要送到警局。律師還神祕地說，既然你們三人知道這事，就得三人平分 

──，唯一條件是，每個人必須能夠拿出證據，證明她已有現金可維持半年的生

活費，不會急於動用這筆贓款。 

  「同時呢，通過律師的關係，把千元大鈔換成小額鈔票，那樣的話，你在存



款時，就不會引起銀行的懷疑。 

  「兩個女子都很高興，你也是。你當然可以分得該分的四萬元。另外倆人很

快拿出她們可以維持六個月生活費的證明。撿到錢的那一個亮出一張保險公司的

支票，她正要進城去領。另一個身邊也剛好有賣掉她父親最近留給她的股票錢。

現在瞧你的囉。 

  「你轉身回到銀行，取出八千元現金，拿給她們看。如果不是已裝在封套裏

的話，那麼，她們為你裝進封套，再還給你。 

  「隨後，你們三個人一起走向律師辦公室。一進入辦公大樓，做律師工作的

那個女子說，她的合夥人對這件事毫不知情，最好不要給太多的人知道，並說不

要一大群進去，以免引人懷疑。 

  「第一個女子先走進電梯，然後是第二個女子，最後輪到你，只是當你到了

三樓後，找到她們告訴你的房間號碼時，根本沒有什麼律師，也再沒有見到這兩

個女子。 

  「你簡直要昏倒了，強迫自己看看封套裏，不錯，她們神不知鬼不覺的換了

封套，你的八千元無影無蹤，在你手裏邊的是一疊玩具鈔票，或同樣大小的白紙，

最後面的是一張面額一元的鈔票。」 

  他看看吉米小姐，臉上掛著有氣無力的微笑，慢慢搖著頭說：「我正是來辦

這件事，逮捕這些歹徒的。」 

  吉米小姐雙手蒙著臉，「你把這件事說得明明白白，使我覺得自己好笨，想：

『我竟會讓她們騙得暈頭轉向。』──」她放下雙手，睜大眼睛，認真地說：「可

是，她們和你說的時候，一切似乎都合情合理，你怎麼也想不到結果。」 

  他笑了笑，「喔，我知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這把戲的名字叫『信心』，她

們贏得了你的信心。把戲的名字也是那樣來的。那些人都是滑頭狡黠的人，你也

不是頭一個上當的人。」他沉重地歎口氣，「我很抱歉的是，可能你也不是最後

一個。」他聲音嚴厲，眼睛注視著她，「除非你幫助我們。」 

  「我？我能做什麼？我已經盡力了，我盡我所能向你描述兩個女人的相貌。」 

  他微笑著說：「你可以現在做得更實際。我們已經找到那兩個女子，我們要

你指認她們的照片。」他從暗袋中取出兩張照片，拿給她看。「是不是這兩個女

子？」 

  她突然勃然大怒，指著兩張照片說：「就是她們！就是她們！」 

  他示意她冷靜一下，但是她緊張而又興奮地發抖。 

  「這使事情歷歷在目，最糟的不是錢的問題──雖然我丟不起。最糟的是，

我覺得自己好笨！」她無所掩飾地盯著他，「我看封套裏面滿滿的鈔票，但想不

到竟是玩具鈔票──她們把我看成笨蛋，背後又罵又笑我笨驢想吃草，而我自己

現在倒覺得自己真是頭笨驢。」 

  「唔，吉米小姐，這也是你向她們報復的機會。你既可以幫助我們把她們繩

之以法，又可以收回你的錢和自尊。」她皺著眉問：「怎麼幫忙？」 

  「這就對了，吉米小姐，是這樣的，」他目光犀利地看著她，「你記不記得



你那天存款的時候，是哪一位出納員？」 

  她想想，然後點點頭說：「記得，他蓄著八字鬍，留著長長的金色長髮。」 

  「好，太好了，我們相信那兩個女子和出納員是同謀的，他在發現一個可以

欺騙的人時，就發出信號，裏應外合，所以，你可以幫助我們抓住他。」 

  「怎麼個具體幫忙法？」 

  他微笑著，「我知道，我們得請你耐心一點，小姐，我們和你一樣急於抓到

歹徒，我們準備這樣做。你回到那家銀行，到同一個窗口，提出你的大部分餘款

──提現金，那麼他就得小心數幾遍，那樣，鈔票上就會留有他的指紋。請他給

新票，那樣指紋會更清晰。你則戴手套，我也戴，我們一點險都不能冒。 

  「這一次我們會派另一個警探盯住出納，我們要一網打盡，我會在外面等候，

給你局裏的公款，以交換那位出納員摸過的新鈔。 

  「我們需要那些做證據，但無需你出什麼庭的。 

  「然後，在我們逮捕他們之後，如果運氣不錯的話，會把你原先的錢給追回

來。 

  「老實說，她們可能已經花掉一部分，那些人，又不是血汗錢，他們會狂花，

不過，好歹總能追回一點回來。」 

    「唔，什麼都好說，我沒有意見。」 

  他敏捷地站了起來，「那麼，我們開始出發吧！早點出發，早點結束，我們

開車送你到銀行，然後，不是我自己，而是另一位警察送你回這裏，你可以繼續

收拾行李，不耽誤趕九點零九分的火車。」 

  她突然慌亂起來，指著自己的衣服說：「可是，我還得換換衣服，找找存摺。」 

  「當然，花點時間吧。」 

  她離開房間時說：「嘿，我這個人真差勁，真丟人！我父母教導我待人要有

禮貌，我竟然會這樣。你請坐，我收拾行李的時候，你請喝咖啡，即溶的，請不

要介意。」 

    「不介意。」 

  她花了一會兒才把咖啡端出來，他喝了一口，對著離開房間的女主人做個鬼

臉，不想拂了她的美意，而失去她答應合作的機會。 

  等了好長時間。他抬腕看了一下錶，錶走得好慢好慢。她在收拾什麼收拾這

麼久？他的兩眼開始發澀，想睡覺，他猛地抬頭看了一眼。但是頭部漸漸沉重，

居然垂到胸前。心怦怦急跳，而且自己聽得特別清楚。兩腿無力，動彈不得。除

了沉重的眼睛外，全身都沒法移動。 

  她在咖啡裏放了什麼？當他再勉強睜開眼睛時，她正站著瞅他。 

  「現在，警官，要不要我告訴你事情是怎麼回事？你和那兩個女子是一夥的，

她們先騙了笨蛋，盡可能騙走她的錢，然而過些天你再來，假裝成警察。 

  「你告訴那個受騙的，上過當的人，你已經有那兩個女子的線索，需要受騙

人出面幫忙套住那位銀行出納同案犯。當然，根本沒有什麼出納同案犯，你只要

她領出她殘存的一部分錢，再以玩具鈔票調換。 



  「我知道你是個冒牌貨，因為你要找的是我妹妹，我妹妹並沒有報案。 

  「我覺得我有點罪過，因為幾年前，我也上過同樣的當，我很羞愧，不好意

思告訴我妹妹。如果我告訴了她，可能救她一命，至少她不會羞愧地無臉去報案。 

  「她也不想讓我知道，不過，在她彌留之際，我才得知她一病不起的原因。

我聽說她病重，急急趕到這裏來看她，知道因為被騙憂鬱而死。 

  「現在，我也被捲入這個事情裏來，也包括你，對不起。」說到這裏，她走

進廚房，拿出一條曬衣服的繩來。 

  「我想，真正的警察會有幾項罪名送給你們三個，那兩個女子的照片可以幫

助警方找到她們，你自己是否有前科，或者是個通緝犯？」 

  他眨眨眼，那正流露出他的弱點，等於默認，她滿意地點點頭。 

  「還有你冒充警察，就這一條，就能關你一陣子，真是罪有應得。」 

  她拿著曬衣繩，「我得出去打電話報警，在警察到來之前，不能讓你逃掉」。 

  說著，用力拉拉曬衣繩，給他看看繩子結不結實。 

                                  ------------------------(完) 

 


